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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与洁手扯手来到鹏鹏与
娜仁托雅身边，把他们拉了过
来，说：“你们俩歇歇吧。”洁拿
出一个漂亮的水钻簪子双手递
给娜仁托雅，说：“小妹妹，真漂
亮哇，这个簪子你戴最好看！”

“嗯，谢谢姐姐！”娜仁托雅冲他
俩一笑。峰拿出一件精钢精制
工艺品送给鹏鹏，鹏鹏欣然接
受了。

洁对娜仁托雅说：“小妹妹
你一定要到山东来玩啊，我和
鹏鹏非常期待你的到来。”娜仁
托雅敬了一个蒙古礼，表示一
定去。峰对鹏鹏说：“她还是铁
木真的后裔呢。”鹏鹏转脸看着
娜仁托雅，说：“啊！太好了，以
后我就叫你娜仁公主吧。”不待
她回答，他又问：“你看过《射雕
英雄传》吗？”“看过啊。”娜仁托
雅答道。“你真像书里的蒙古公
主，你说我像不像郭靖大侠？”
鹏鹏问。娜仁托雅“扑哧”笑
了，说：“像不像明天就知道了，
咱们比比武功，赛赛马。”

这时，安吉斯与其其格走
过来，说：“你们不能光顾说话
忘了喝酒，我这还有‘闷倒驴’
呢，咱们继续喝，今晚我不开
车，让峰开。”拉着鹏鹏再邀喝
酒。鹏鹏问：“什么叫‘闷倒
驴’？”安吉斯说：“不要问，你一
喝就知道了。”闷倒驴68度，够
劲儿，二锅头，老白干，跟它比，
太逊了。娜仁托雅与鹏鹏比酒
力，鹏鹏一是喜欢娜仁托雅，二
是不想给山东人丢脸，自然与
她较起劲来。几杯酒下肚，鹏
鹏便真成了闷倒驴，彻底醉了，
一下子趴在娜仁托雅的身上不
起来了。

娜仁托雅虽然正值妙龄，
却也臂力惊人，她驮着鹏鹏走
到空地，扶着鹏鹏拍打他的后
背，不一会儿，鹏鹏便吐了酒，
感觉轻松多了，看到娜仁托雅
抱着自己便有些不好意思，却
又想沉浸其中。闻到她身上散
发的青春气息，鹏鹏不觉有些
冲动，便摇晃着身子反抱着她，
将脸贴在她的香腮上，不禁轻
轻地吻了一下，说：“娜仁公主，
您能嫁给我吗？”娜仁托雅笑着
说：“鹏鹏哥，你喝醉了吗？你
好酒量啊！”

【下期预告】欲知后事如
何？敬请关注枣庄晚报《本色/
情感》版：《情结大草原之“囍”
宴》。

投稿邮箱：wbxwzx@126.com 情感热线：13562460649 本版主持人：余自言

情结大草原之

统筹：余自言 文字：鹏鹏 交流方式：电子邮件

☆情感写真

他吐了酒，感觉轻松多了，看到娜仁托雅抱着自己便有些不好意思，闻到她身上散发的

青春气息，他又想沉浸其中……

【前情提示】上接8月6日28版《本色/情感》：《情结大草原之苍茫》；
更多内容请参阅7月30日28版《本色/情感》：《情结大草原之追寻》。

得知陆雪峰可能退役后在
包钢集团上班，洁与鹏鹏只好乘
车从海拉尔再去包头。他们二人
不仅空绕了一大圈，而且洁还生
了一场大病。连日的奔波让二人
身心疲惫，洁是大病初愈，鹏鹏
虽然长得健壮，但是塞外草原的
气候与饮食他还是不适应，更为
重要的是前前后后已有二十天
了，对于峰仍然是音信全无。洁
与鹏鹏都不免忐忑不安起来。

洁的忐忑不安来自两层原

因，一是到了海拉尔峰的老家却
没有找到他，洁的内心很难过；
二是终于在邻居口中得知峰在
包钢集团上班，这却是他们绝处
逢生后得来的新线索，对于这个
新希望她不免担心起来。

现在鹏鹏也盼着尽快地找
到峰。当初出发时鹏鹏还幻想找
不到峰，洁就会嫁给自己。现在
与洁相处这么多天，知道洁爱峰
爱得那样深，一个弱女子竟有这
么大的勇气，放弃工作，离家远

行，就为了这个所谓的爱情。鹏
鹏算是彻底服了她了。

一路颠簸，洁却睡着了，她
的头随着客车的左右摇晃而摆
动，一不小心还会碰到车窗玻
璃，鹏鹏发现后，将她的头轻轻
地斜放到自己的肩膀上，过了一
会儿，鹏鹏的头也仰枕着车座后
背睡着了。当司机大喊“到站了”
时，洁与鹏鹏终于睡眼惺忪地醒
了。下了车，二人在站内泡了两
包方便面，填饱了肚子。

呵呵，这就是包头。他们哪
有兴致了解这座北方工业城市，
只是一门心思地问路人，是否有
到包钢集团去的公交？“有啊。”
路人告诉他们。“真是太好了，省
了打的的费用。”洁对鹏鹏说。鹏
鹏笑了，说：“嗨！我什么时候也
能找个像你这样的，心眼又好又
会过日子的媳妇啊！”洁说：“别
急啊！找着了峰，说不准你也可
能找到了你的另一半呢。”真是
一语成谶。当然这是后话。

包钢集团真是太大了，怎么
办？洁用问询的眼光看着鹏
鹏。鹏鹏说：“找他们的人力资
源部问一下。”洁将退役军人陆
雪峰的情况一说，集团工作人员
一查就查到了。然后拨打他部
门的电话，一问才知他没在单
位，而是随同领导去山区考察稀
土项目了。洁又是惊喜又是失
望，惊喜的是终于找到了峰确切
的讯息，失望的是今天不一定能
见到他了。洁向工作人员要了
峰的手机号，就和鹏鹏走了。

到了傍晚六点，洁估计这时
候给峰打电话不会有什么干扰
了吧，于是她拿出手机拨打电
话。鹏鹏见状便转身走到远处，

心想免得影响他们说情话。
电话通了，传来峰浑厚而有

磁性的声音。啊！这个声音久
违了，听到后本打算说话的洁禁
不住凄凄楚楚地哭了起来。“你
是洁吗？你在哪里啊？”峰焦急
地问。洁听到他认出了自己，便
嚎啕大哭起来，自己长途跋涉所
受的委屈、疾病的折磨、相思的
痛苦倾巢而出。峰听到这样的
声音，也是痛彻心扉，他不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他知道她
是爱自己的，她的无休无止的哭
泣证明了这一切，峰禁不住哽咽
了。

过了好大一会儿，洁也哭得
精疲力竭，声音渐渐小了。峰再

问：“洁，我爱你！你在哪里啊，
是在威海吗？我这就请假去找
你。”“我现在就在包头，就在包
钢集团附近。”洁答道。“啊！真
是太好了，我明天下午四点就能
到，洁，我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
呢，你能来找我，太不容易了，你
爸妈知道吗？”“这些你别问了，
我只想见见你。”洁说。峰说：

“我知道你的心。你今天先到我
家吧，具体地址我用短信发给
你，我母亲一个人在家。”洁说：

“不了，还是等你来再去吧，另
外，为了安全，我是和我的一个
男同学一块来的。”“嗯，他能陪
你来这么远的地方，太不容易，
你先替我谢谢他吧！”峰说。洁

答道：“这个我知道。已经先替
你谢谢他了。”然后挂了电话。
之后，洁与山东的父母通了电
话。

峰找领导请假。领导一听
峰在山东威海的女朋友来了，很
是高兴，说：“人家一个女孩子从
大老远来看你，你也别给咱包钢
人丢脸，要好好地疼疼人家，咱
单位是要车给车，要人给人，结
婚时我替你操办。”领导豪爽又
真诚，峰深受感动。在夜行的车
上峰又打电话告诉洁：“我明天
上午就能见到你了，领导听说你
来看我，很高兴，专程派车让我
们连夜就来了。”洁听后兴高采
烈起来。

一路风尘仆仆。峰与司机
安吉斯下了车，终于见到了洁与
鹏鹏。洁介绍说：“这是我哥鹏
鹏。”峰先给他敬了一个军礼，然
后双手紧紧地握住鹏鹏的手，
说：“谢谢你！兄弟。”鹏鹏与司
机安吉斯聊了起来。

另一边，峰与洁紧紧地拥抱
在一起，泪水湿透了峰的肩头。
过了一会儿，峰说：“先到我家，
把行李放下吧。”

他们一行四人驱车到了峰
在单位分的楼房，见到了他的母

亲。他的母亲握住洁的手，就再
也没有松开过，闺女长闺女短地
聊开了。洁看着这个满脸沧桑
却又坚强无比的母亲，心想：“今
后我一定照顾好这位英雄的母
亲。”母亲的丈夫在峰十岁时病
逝了，二儿子在一次森林救火中
英勇牺牲。

正在谈话间，峰已经把饭菜
做好了。饭毕，峰问洁：“你想到
哪里看看吗？”洁说：“太累了，今
天就在家休息休息吧。”司机安
吉斯与鹏鹏谈得火热，安吉斯

说：“我有车带你转转吧。”“好
嘞！”鹏鹏答应了，他们二人也清
楚，留给峰与洁单独相处的空
间。临行前，峰看着表说：“傍晚
六点在我家会合，我与安吉斯再
约一些朋友，今晚开个草原篝火
晚会，欢迎这两位来自山东的最
亲的朋友！”

行车期间，安吉斯给妹妹娜
仁托雅打电话，问：“在哪儿啊？”
妹妹娜仁托雅说：“我正在和其
其格在一起呢。”安吉斯说：“今
晚有个篝火晚会，你和她一块来

啊，要不我现在接你们？”“好
啊！”娜仁托雅和其其格齐声说。

接到她们，安吉斯介绍说：
“他是鹏鹏，来自山东，是峰的朋
友。”指着一个漂亮的女孩说：

“她叫其其格，是我的未婚妻。”
指着另一个青春靓丽的女孩说：

“她是我妹妹娜仁托雅。”鹏鹏一
抱拳，说：“幸会！幸会！欢迎你
们一起到山东来玩啊！我们山
东人很有义气。”安吉斯说：“我
们蒙古族人很豪爽很热情，今晚
咱们好好喝一场。”

在草原篝火晚会上，又陆陆
续续骑马来了一些牧民。娜仁托
雅和其其格早已换上蒙古族服
饰，娜仁托雅头缠红色绸带，脚
踏紫色牛皮长马靴，更显挺拔秀
气。洁与鹏鹏看到这一场景，真
是耳目一新。峰作了一一介绍
后，大家席地而坐，喝起马奶酒，
吃起手扒肉。洁说：“我最喜吃这
个奶豆腐了。”峰陪着洁没有喝
酒，他俩喝着花生浆。安吉斯、其

其格、娜仁托雅边唱边敬酒，“一
盘盘豆芽芽一盅盅酒，情义都在
酒里头”、“举起了蒙古族的酒，
放开你的歌喉。杯中盛满深深的
爱，美酒醉心头。干一杯蒙古族
的酒，天南地北是朋友。”鹏鹏盛
情难却，一杯又一杯，一饮而尽。

酒酣兴浓之际，大家跳起了
《盅碗舞》。牧民们双手各捏一对
酒盅，头顶数碗，舞蹈时头不摇，
颈不晃，双手击打酒盅，甩腕挥

臂，旋转舞蹈，刚柔相济，舒展流
畅。娜仁托雅拉起鹏鹏，其其格
拉起安吉斯，跳起了草原劲舞。
起初鹏鹏还有些腼腆，但看着大
家那么热情，再加上自己也有些
醉意，也不禁随着娜仁托雅手舞
足蹈起来。

峰与洁看着娜仁托雅与鹏
鹏手拉手跳舞，二人相视莞尔一
笑。峰告诉洁：“娜仁托雅是安吉
斯的妹妹，现在还没有谈对象

呢，据说他们家还是铁木真的后
裔呢。”洁说：“太好了！咱们撮合
撮合他们吧。”“好啊！”峰拉起
洁，顺势把她抱进怀里，然后捧
起她的脸吻了起来。洁有些羞
涩，扭头一看，大家跳得正欢，哪
有人在关注他俩呢，于是她也紧
紧地抱住峰，说：“从此后，咱们
再也不分开了！”“嗯，我会好好
地照顾岳父母的，我会好好地疼
你的。”峰向她保证。

一个弱女子竟有这么大的勇气，放弃工作，离家远行

她嚎啕大哭，自己所受的委屈、疾病的折磨、相思的痛苦倾巢而出

安吉斯指着另一个青春靓丽的女孩说：“她是我妹妹娜仁托雅”

她有些羞涩，扭头一看，大家跳得正欢，哪有人在关注他俩呢

他摇晃着身子反抱
着娜仁托雅，将脸贴
在她的香腮上


